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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中的悲剧女性形象

1、梦想破灭的无助女孩——鸣凤

鸣凤出身穷苦人家，九岁失去母亲后被送到高公馆做丫头。

于是“听命令，做苦事，流眼泪，吃打骂”成为她“平凡生活

中的点缀”。她觉得，“世间的一切都是一个万能的无所不知

的神明安排好了的”，所以她对于自己的境遇是“顺受的，毫

不抱怨，毫不诉苦的。像大海一样，它接受了一切，吞下了一

切，可是它连一点吼声也没有。”在高公馆，她尽心服侍少爷觉

慧， 这期间她萌生了对觉慧的纯真爱情, 爱情的出现成为鸣凤

寂寞生活中最美的一瞬，不幸的出生使她在生活中渴望被人关

注，也渴望得到爱的温暖。出于她的美丽善良纯洁，鸣凤得到高

家馆中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三少爷的觉慧的爱。鸣凤视觉慧为她

梦中的救星，这也只能是梦中的一个幻想，现实中的觉慧能成为

她的救星吗？不过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觉慧在鸣凤心中的地位。她

爱他，信任他。对他的爱没有一点怀疑一点瑕疵。当传言冯乐山

要娶鸣凤做小老婆时，她对觉慧做出了这样的承诺：“我不去！

我决不跟别人，我向你诅咒！”[1]如此坚决的诅咒，如此纯真的

爱情。最后，鸣凤以身殉情，为了这样一个承诺，为了一个她深

爱着的，为了一个不能信守诺言保护她，将她无言的放弃了的觉

慧。

对她来说，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就是觉慧了，但觉慧那样冷淡

地对待她，甚至觉得她还没有他的工作重要，这让她心酸，更让

她心痛。 所以她选择了投湖自尽的方式来殉自己的爱情。当她

痛苦的徘徊在湖边的时候, 她多么想将自己的心事告诉觉慧, 多

么希望觉慧来救她。但这一切都只是她的幻想。当觉慧听到坐在

轿子里鸣凤的哭声时（此时，觉慧还不知道鸣凤已经投湖自尽，

他就当轿子里的是鸣凤），他就急忙的躲进了高公馆。这时他已

经彻底放弃了对鸣凤的情。鸣凤的死是对广大婢女悲惨命运的不

平和反抗, 是对吃人的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愤怒控诉。 鸣凤

的悲剧在于她根本不知道造成她悲剧的是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

她深受封建思想的毒害和驯化，把一切的不幸都归之与命运的捉

弄。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把自己的求生希望寄托在神明和

主子身上，而不曾想过做自己的主人。

2、服从命运安排的可怜女性——婉儿

婉儿是高家三房的婢女。她长得眉清目秀，乖巧可爱，比鸣

凤大一岁。她同鸣凤一样，最终也落得了悲惨的结局，成为封建

礼教与封建专制制度的牺牲品。因为鸣凤的自杀，她不得不被迫

代替鸣凤嫁给冯乐山做姨太太。在出嫁上轿的时候她又哭又叫，

拼命挣扎着的样子，每一个善良的人都会流下同情的泪水。但是

灭绝人性的封建专制者却活生生地把这样一个可爱的年轻女子往

火坑里推，断送了她的终生幸福。走时,她告诉丫头倩儿在给鸣

凤烧纸时也给她烧上。可见此时的婉儿, 人虽活着, 但已心灰意

冷, 只等待命运的拨弄。在冯家她受尽打骂和蹂躏, 她也曾想过

走鸣凤的路一死了之。但生活的折磨逐渐使她坚强起来, 生活在

召唤她, 未来在吸引她, 她不想死, 她要活。“既然都是命, 我

何必怕他们,该死就该死, 不该死就活下去。他们欺负我, 我也

不在乎。我心想我年轻, 今年还不到20岁, 我总会死在你们后

头。我会看到你们一个一个的结果。”如果鸣凤是以毁灭自己以

示清白和反抗的话, 那么婉儿就是以活下去的勇气, 笑看残暴统

治者的灭亡。这里, 尽管她还存在一定的宿命论思想, 尽管她对

今后生活的认识还很朦胧; 但这种生活的意志之中, 同样体现了

青年女性的抗争精神[2]。

如果说鸣凤和婉儿的悲剧是封建社会中阶级压迫的必然结

果。那么作为贵族阶级少奶奶的钱梅芬和瑞珏的悲剧命运所展示

的则主要是封建专制，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的野蛮与残酷。

二、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看待《家》中的悲剧女性形

象

巴金在《家》中塑造的悲剧女性令读者动容，也将批判的

矛头对准封建社会及其封建体系，但若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

度来观照这些女性形象又可以发现，在这些女性形象中潜藏着作

家巴金具有传统女性女性观，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进行分

析。也许这些女性的悲剧命运的设计正是作家不自觉的女性观呈

现的结果。所谓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指在文学批评中以女性主义

为立场与角度的批评。它要求以女性视角重新阅读文本,以揭露

男性文学中被扭曲的女性形象。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一种丰富多

元的话语，它反映了对她们从属与弱势地位的不满。他们反对传

统文化对女性形象的贬低与歪曲。强调尊重和顺应女性的自身特

点。

鲁迅说: “悲剧是将所有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恩

格斯说: “悲剧就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

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4]在文学艺术中, 通过正义和邪

恶, 光明与黑暗, 美与丑, 现实与理想的尖锐冲突, 反映人类高

尚的毁灭, 这是悲剧美的一个重要属性。

朱光潜也说: “秀美的东西往往是娇小、柔弱——它是不

会反抗的。”秀美感与怜悯感有“紧密联系”, “在秀美带有

一点悲哀的时候, 与悲剧感最接近。”[5]同时《家》中的女性都

具有惊人的才华: 鸣凤聪明过人, 甚至超过琴;梅对话中常用古

诗, 是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女性; 瑞珏能书会画, 心灵手巧。她

们都是正逢青春而没有青春, 是正该施展才华却免不了悲惨的结

局, 她们的毁灭就是对封建专制制度毁灭人性美的控诉。

《家》为我们塑造的梅、瑞珏、鸣凤等形象, 给人物画廊增

添了一批著名的艺术典型。她们闪烁出灼人的光亮, 警醒着人们

对传统文化的反省。这也暗示出作者的深意:妇女要解放必须逃

出封建家庭, 不能向封建专制和封建婚姻妥协, 必须把自己投身

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 反抗黑暗的现实社会; 参加民族解放斗

争, 取得男女平等的权利, 争取独立的经济权和自由意志, 这才

是妇女解放的真正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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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巴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文学家。巴金在其代表作《家》中为我们讲述了高家悲欢离合的历史，同时刻画了许多性格各

异的人物形象，揭露了封建礼教和封建专制对青年人尤其是对那些柔弱而善良的女子的束缚和毒害。文章从鸣凤、梅、瑞珏等几个典型形象入

手，分析巴金《家》中女性的悲剧形象和悲剧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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